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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布宁创作中的佛教思想
程  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哈尔滨 150025）
提  要：布宁一生中都在关注人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游历了东方一些古老国家之后，开始对东方的宗教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佛教成为其寻觅人生终极目标的良丹妙药之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浮生若梦》、《四海之内皆兄弟》和《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这三部小说中的诸如“执虚为有”、“欲望如匍行植物”以及“永恒之死”等佛教因素进行剖析，揭示布宁创作中潜在的佛教思想意蕴。
关键词：布宁；佛教；《浮生若梦》；《四海之内皆兄弟》；《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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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宁曾经对东方的宗教哲学产生过巨大兴趣，并且在创作中融入了佛教思想。俄国学者索洛乌希娜（О.В.Солоухина）指出：“尽管研究者们经常注意到东方宗教哲学对布宁的影响，其中包括佛教，但这个主题到现在也没被完全研究清楚。其实，对佛教的关注一直伴随作者一生，给予他的人生观、生死观以及个性的发展以独特的影响。”（Солоухина 1984：48）布宁的佛教观点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主要对布宁短篇小说的佛教思想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1 执虚为有：《浮生若梦》
《浮生若梦》（«Чаша жизни» , 1913）讲述的是约尔丹斯基和谢列霍夫这一对情敌在年轻时都追求一位名叫萨妮娜的姑娘，最终后者赢得了姑娘芳心的故事。两人在事业上都大有成就：约尔丹斯基当上了大司祭，称基尔神父，而谢列霍夫发了大财，使全县的人谈虎色变。然而，这两人把整个生命中的时间都放在仇恨和相互攀比上。而萨妮娜自从嫁给了谢列霍夫后却被丈夫所遗弃，过着空虚的以泪洗面的日子，最终死掉。除了这三个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叫戈里宗托夫的怪人。他不仅外貌奇特，生活目的也不同常人：追求长寿。在谢列霍夫死后，基尔神父卧病在床时，戈里宗托夫则去跟莫斯科大学谈判，要在自己死后把骨骼卖掉当标本以扩充自己的财产。邱运华认为，该小说的主要思想观念就是探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它的主题诉诸人生的永恒追问”（邱运华 2002：183）。而四位主人公各自不同的虚幻生活，并没有对人生永恒问题作出解答。
小说的俄文名题目«Чаша жизни»直译为“生命之杯”，中译题目《浮生若梦》则指短暂虚幻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生命才算得上有意义，是像基尔神父那样建立权威，还是像谢列霍夫那样积累财富，还是像戈里宗托夫那样力求长寿？布宁最终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人的生命虚幻不实，有生有灭。基尔神父身体健康时受到全县人的叹服，人们都以能上他家做客或是跟他打招呼为荣，但当他卧床不起时却形单影孤；谢列霍夫靠高利贷发了横财，可死后仍是简单埋于地下。基尔神父和谢列霍夫两人在互相攀比中慢慢变老，直至生命之杯耗尽。佛教认为，“众生沉浮无边无际的尘劳苦海，饱受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这是因为执虚为实、执空为有、执无常为常”（郑燕虹 2007：59）。基尔神父对权威的追求和谢列霍夫对财富的贪婪，都是虚幻、空有的，对尘俗欲念的追求，到头来留下的只有病痛的摧残和死亡的降临。
萨妮娜的命运曲折而苦痛，嫁给谢列霍夫后，没过一天好日子，谢列霍夫死后，她被病痛折磨，很快离开人世。人生有种种痛苦，在佛教经典中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乃至一百一十种苦等说法。“八苦是最常见的说法，具体分为生苦、劳苦、病苦、四苦、憎恨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盛苦八种。”（尚九玉 2000：99）苦痛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萨妮娜终日被病苦所折磨；谢列霍夫和基尔神父一生都被憎恨之苦所恼；当谢列霍夫死后，萨妮娜又被爱别离苦所折磨；而当她孤独一人时，她有权利追求自己珍爱的基尔神父时，当她不得不碍于其神父的身份止步时，萨妮娜必须忍受求不得之苦。当然，佛教也不否认现实人生之中有快乐，但它认为人生的快乐是转瞬即逝、虚妄不实的。萨妮娜有过幸福时光，但嫁给谢列霍夫后被其冷落，快乐转瞬即逝，虚妄的快乐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
而戈里宗托夫的追求则不同于基尔神父对权和谢列霍夫对财的渴求欲望，他的人生意义在于追求长寿，这更加虚幻。人生有生有灭，并非取决于人的意志。他的哲学理论奇异：不与女人发生关系，冷漠处理一切事物，遵循严格的生活规律。“佛教以解脱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根本目标”，而“佛教所谓解脱，是指众生摆脱烦恼、贪欲及业障等的束缚，不为尘世生活所累，进入一种精神绝对自由自在的理想境界”（尚九玉 2000：116）。戈里宗托夫的这套哲学看起来似乎做到了佛教所谓的“不为尘世生活所累”的境界，可布宁的佛教意识却没有如此的简单，因为戈里宗托夫在最后又去卖了自己的骨骼以扩充财产！这就重新回到了尘俗。
2 欲望如匍行植物：《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Братья», 1914）讲述的是一位父亲为全家生计拉了一辈子车，最终却痛苦死去，而年轻的僧伽罗族人顶替父亲也做了人力车夫，当他本以为自己不同于父亲，可以得到已下过聘礼的未婚妻的爱情时，却发现未婚妻当上了妓女，于是年轻的人力车夫买了条毒蛇而自杀的故事。故事中另一个平行主人公是坐过人力车的欧洲人：他一生虚伪、冷酷、贪婪、自私，但最终悔悟，后来离开这块野蛮之地。
 “欲念缠绕着人们，就像绿如碧玉、美丽然而致命的匍行植物缠绕住稻子一样”——这是短篇小说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布宁所引用的佛祖话语。对佛教哲学的了解，促使作家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生活。“生活带着它的诱惑，它的情爱，‘亘古以来’是‘众生贪恋人世’，也毒害了小说主人公——年轻的僧伽罗族人力车夫的心灵和肉体。”（冯玉律 1998：116）的确，爱情欲望如毒瘤一般，紧紧扼住人力车夫的脖颈，最终导致其悲剧的结局。布宁之所以把题目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因为“人力车夫与英国人应算作全人类意义上的兄弟，但却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他们的联系也是深层意义上的”（谷雨 王亚民 2006：97）。文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出现，布宁之所以这样命名，明显是一种反讽手段，“着力突出‘兄弟’这个字眼，题旨就是对世界范围内真正实现兄弟情谊的渴望”（吴琼 赵晓彬 2010：65）。
布宁多次引用了佛祖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佛祖话语是在年轻人力车夫之父痛苦而艰难地拉车以维持全家生活之际：“佛祖或许会问僧众：‘众位和尚，这个老者为什么，为什么要徒增他在世俗世界的苦？’僧众则回禀说：‘世尊呀’，这老者所以要徒增他在世俗世界的苦，是因为他六根未净，为五欲所恼，正是这五欲自古以来使众生贪恋人世。”（蒲宁 2005：367）这里的“五欲”实际上指的正是佛教所说的“五蕴”。《大乘光五蕴论》说：“蕴者，积聚义”；而《摩诃止观》卷五说：“阴者，阴盖善法”。（星云 2008：38）意指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等五法积聚而成。布宁通过佛祖与僧众的对话来说明老人力车夫被世上的“五蕴”所困，他贪恋着世俗世界。佛教认为，人生最根本的烦恼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而其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贪。“他有个妻子，有一窝孩子，只有长子刚刚成人，其余的都还小”（蒲宁2005：367），可作者笔锋一转，写到：“这个六根未净，为五欲所恼的人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卖命的，而是为了家室，希望儿子能够得到他含辛茹苦一辈子并未得到的幸福。”（蒲宁2005：367—368）
父亲死后儿子沉迷于自己和邻村姑娘的爱情中。于是，布宁又引出了佛祖的第二次的话：“年青人，别忘了，别忘了，贪恋于从一个生命中引出另一个生命，犹如从一捧火中引出另一捧火一样。在不是杀人者就是被杀者的大千世界里，一切痛楚、苦难、烦恼的根源都是爱欲。”（蒲宁2005：370）是的，人生在世，使人迷恋的有很多，贪的种类也很纷杂，人的情欲便是其中之一。佛教认为，众生贪欲无限是造成人生无尽痛苦的主要原因。无休止的情欲，是人性贪欲无限的表现之一。物质和肉体的享乐难止精神的饥渴，当欲望占满人的心灵空间时，这欲望带来的将是无尽的痛苦。
而佛祖的第三次话，是在小说的平行主人公欧洲人的出现时引出的：“佛祖告诫众生：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蒲宁2005：373）之后，作者又写道：“话是对的，可是这个车夫关于佛祖又知道些什么呢？”“在他心灵中模模糊糊地回响着他祖祖辈辈的心灵模模糊糊地接受下来的那种信仰。”（蒲宁2005：373）年轻人力车夫曾陪同父亲去过寺庙烧香，那时的所为同样是盲从的。“经文都是古语，现在的人早已不懂，他一句也没听明白，只是听到佛祖的名字时，才像众人一样搞到由衷的喜悦和崇拜。”（蒲宁2005：373）而他父亲之所以崇拜佛祖，也是“因为他只不过是害怕张贴在庙宇墙上的那些图画，上边淋漓尽致地画着罪孽深重的人受报应时的惨状”（蒲宁2005：374）。
文中第四次言及佛祖的话语，是在欧洲人参加舞会之际，这也是本文的点睛之笔，作者借由佛祖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人们总是沉湎酒色，耽于游乐。’佛祖不知多少年前来看过这片人欲横流的原始人所居住的天堂般的地方后，不无感慨地说。‘声色犬马令他们陶醉’，他说道，‘欲念缠绕着人们，就像绿如碧玉的、美丽然而致命的匍行植物缠绕住稻子一般。’”（蒲宁2005：377）匍行植物如若缠绕稻子，其结果便是使后者枯萎致死，欧洲人如果还是这样一味地享乐，那么他的命运也将如稻子一般。冯玉律教授对欧洲人这类人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他们这些亵渎土地、奴役弱者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人的感情。他们一心追求的不过是声色犬马的享乐而已。为此，他们得付出代价：未老先衰，多病多灾，厌倦一切。”（冯玉律 1998：118）欲望不止在这里缠绕着欧洲人，也一直都缠绕着两代人力车夫：父亲的欲望是想让儿子得到他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幸福，儿子的欲望是挣钱享受人生。但是他们的欲望都未实现，父亲死了，儿子则因无意中看到已成为妓女的邻村姑娘而绝望。这样的结局，既是解脱又是否定。“佛教虽然认为现实人生是痛苦的……但是，佛教并不主张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逃避人生的痛苦……相反，它明确反对自杀。”（尚九玉 2000：93）。
小说的结尾是以欧洲人讲述的一个菩萨的寓言而结束，同样是关乎“欲望”的主题：大象被冲进波涛中死了，乌鸦为了吃到大象死后的腐肉，一直跟着大象的尸体随着河流飞行，后来它只顾贪婪地啄食腐肉，等它清醒过来的时候，无论它的臂膀如何的矫健也飞不回原来的地方了。布宁通过欧洲人讲述这个寓言故事，表明欧洲人悔悟的心意；作者也想借由这个引子，警示世人对欲望的无望追求。正如索洛乌希娜所说：“尘世所为的都是空虚的，但该作品却出现了走出这种无意义生活的出路，这种出路是以指出真正人生目的的佛教真理的形式出现的。”（Солоухина 1984：57）
3 永恒之死：《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佛教的人生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悲观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世皆苦，因而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断灭人生，摆脱痛苦。布宁的短篇小说《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Дело корнета Елагина», 1925）事件看似普通，却被作者写得神秘离奇：主人公叶拉金杀死了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玛丽娅。玛丽娅命途坎坷，未成年时便被人逼去当了妓女，此后便自甘堕落。她认为男人是酒，而她作为一个品酒的人，“应该尝遍各种酒，而不为其中任何一种所醉倒”（蒲宁2005：174）。她视金钱如粪土，但名誉至上。“我是贪婪的，有时候吝啬得像个最贪心不足的小市民，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不去想钱的事。最重要的是出名，出了名就应有尽有了。”（蒲宁 2005：174）她认为越多拥有男人的爱，自己越出名。布宁多次地描写她的美貌、魅力，让她拥有东方的神秘感。“在寓所里，她总是穿着那种摄人魂魄的东方式的和希腊式的服装，接待为数众多的宾客。”（蒲宁2005：175）她业余时间读的是普希金的《埃及之夜》。她问叶拉金：“您敢不敢同您所爱的女人共度一夜之后献出自己的生命？”（蒲宁2006：177）玛丽娅还酷爱摘抄句子：“最大的幸福是没有出生，其次是尽早地由死而生”；“‘人只理解那些置他们于死地的痛苦’——缪塞”；“做个人是不值得的。做个天使也不值得。连天使也满腹怨言，想造上帝的反”；（蒲宁2005：171）“人人都在谈论她，为她哭泣，为她欢笑，可又有谁理解她呢？”；“‘人是否知道他所想要的？是否相信他所想的？’——克拉辛斯基”。（蒲宁2005：172）这些摘抄表明她对人世间空虚、狡诈的厌倦。玛丽娅还写下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人世是乏味的，乏味到了极点，我的心灵渴望着某种非凡的东西……”；“不是爱就是死，别无他途”；“世界用数百万双充满兽欲的眼睛看着我，就像我小时候在动物园常常看到的那样……”（蒲宁2005：171）；“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要的都是我的肉体，而不是我的心灵……”；“假如我是个富有的人，我将周游世界，爱遍地球上的一切……”（蒲宁2005：172）人世间是庸俗乏味的，玛丽娅看透人世间的虚伪，但苦于自己物质资源的匮乏，却让她不得不屈从；而另一方面，她又不忍放弃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她的内心被矛盾所困。她常常去墓地，觉得那里美极了，甚至想留在那里过夜，对着一个个坟墓朗诵，直到精疲力竭而死；当她亲眼见到一个死人时，她觉得这给她留下了“震撼心灵的美好印象”（蒲宁2005：175）。同时，她又玩弄着死亡，以此为乐，在她家中有专门用于自杀的房间，里面放着各式的手枪、匕首、军刀和毒药。要是她的客人不亲吻她的话，她就宣称要马上死去。玛丽娅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黑色丧事信笺，让叶拉金帮她租一套阴森的、破旧的公寓以便让自己死去。虽然她没有勇气迈出死亡的步子，但她认为死亡是永恒的。“玛丽亚·约瑟弗夫娜·索斯诺夫斯卡娅的演员职业及少尉亚历山大·叶拉金的无意识使两人的痛苦加深，现实的悲剧感是压倒一切的不可逆转的基调。”（刘炜 2004：93）叶拉金悲剧性的爱情观与佛教对爱情的看法不谋而合：“一切有为法，皆悉归无常，恩爱和合者，必归别离，诸行法如是，不应生忧忱。”（李华贵 2003：113）意即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人的爱情也是如此，它空幻无常，最终也将消失。
佛教在评论色与空的关系时这样说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宝平 1998：574）色的表面离不开空的本质，而空的本质也离不开色的表象，从现象反映本质的角度看，色就是空；从本质依托现象的角度看，空就是色。佛教所谓的“空”并不是绝对真空的，而是指世间万象本来没有实体，刹那生灭，如梦如幻，它是“虚假”的世界。叶拉金虽然曾经拥有玛丽娅的爱情，但如今却空空如也。“空”与“有”的界限一直摧残着他：“强烈的嫉妒常常使我苦不堪言。然而把我们俩置于悲剧境地的归根到底，毕竟不是我的嫉妒，而是另一种我无从表达的东西……”（蒲宁2005：177）
爱情的发展和消亡同人生的成长和衰老构成对应。玛丽娅最终选择死亡，是因为她知道现世人生是不值得留恋的，应当消除人生的各种欲望。原来的她虽然喜爱死亡，但她不敢有所行动，是因为她还贪恋着人世间的美好，比如她的母亲、她所追寻的名气和爱情，如今她鼓足勇气选择死亡，是想从痛苦的现世生活中解脱出来，进入到美好的境界，亦即佛教所谓的“涅槃”。佛教所说的涅槃，“指的是一种精神绝对自由，没有任何痛苦和烦恼的、美好的神秘境界”（尚九玉 2000：130）。玛丽娅选择永恒之死以求解脱，在笔者看来，虽是悲剧性的，但却是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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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Thoughts in Bunin's Stories
CHENG Ji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Bunin paid lifetime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life, especially after traveling back from some ancient oriental countries. He became greatly interes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oriental religions. Buddhism came to be one of the panaceas for seeking his ultimate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Buddhist thoughts such as “hold nihility as existencenihility  nih”, “desires are creeping plants” and “eternal death” in his novel Life is Like a Dream, All Men Are Brothers and The Case of Cornet Elagin, this essay reveals the Buddhist thoughts in Bunin'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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